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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与楼

觉世稗官编次  睡乡祭酒批评

第一回  
造园亭未成先卖

图产业欲取姑予

诗云:

茅庵改姓属朱门,抱取琴书过别村。

自起危楼还自卖,不将荡产累儿孙。

又云:

百年难免属他人,卖旧如何自卖新 ?

松竹梅花都入券,琴书鸡犬尚随身。

壁间诗句休言值,槛外云衣不算缗。

他日或来闲眺望,好呼旧主作嘉宾。

这首绝句与这首律诗,乃明朝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。

卖楼是桩苦事,正该嗟叹不已,有什么快乐,倒反形诸歌咏 ?

要晓得,世间的产业都是此传舍蘧庐,没有千年不变的江山,

没有百年不卖的楼屋。与其到儿孙手里烂贱的送与别人,不

若自寻售主,还不十分亏折。即使卖不得价,也还落个慷慨之

名,说他明知费重,故意卖轻,与施恩仗义一般,不是被人欺

骗。若使儿孙贱卖,就有许多议论出来。说他废祖父之遗业

不孝,割前人之所爱不仁,昧创业之艰难不智。这三个恶名,

都是创家立业的祖父带挈他受的。倒不如片瓦不留,卓锥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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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之人,反使后代儿孙白手创起家来,还得个“不阶尺土”的美

号。所以为人祖父者,到了桑榆暮景之时,也要回转头来,把

后面之人看一看,若还规模举动不像个守成之子,倒不如预先

出脱,省得做败子封翁,受人讥诮。

从古及今最著名的达者只有两位。一个叫做唐尧,一个

叫做虞舜。他见儿子生得不肖,将来这分大产业少不得要白

送与人,不如送在自家手里,还合着古语二句,叫做:

宝剑赠与烈士,红粉送与佳人。

若叫儿孙代送,决寻不得这两个受主,少不得你争我夺,勾起

干戈。莫说儿子媳妇没有住场,连自己两座坟山也保不得不

来侵扰。有天下者尚且如此,何况庶人 !

我如今再说一位达者,一个愚人,与庶民之家做个榜样。

这两分人家的产业,还抵不得唐尧屋上一片瓦,虞舜墙头几块

砖,为什么要说两分小人家,竟用着这样的高比 ? 只因这两个

庶民一家姓唐,一家姓虞,都说是唐尧虞舜之后,就以国号为

姓,一脉相传下来的,所以借祖形孙,不失本源之义。只是这

位达者,便有乃祖之风,那个愚人绝少家传之秘。肖与不肖,

相去天渊,亦可为同源异派之鉴耳。

明朝嘉靖年间,四川成都府成都县有个骤发的富翁,姓

唐,号玉川。此人素有田土之癖,得了钱财只喜买田置地,再

不起造楼房,连动用的家伙也不肯轻置一件。至于衣服饮食,

一发与他无缘了。他的本心,只为多图生意,说:“良田美产,

一进了户,就有花利出来,可以日生月大。楼房什物不但无

利,还怕有回禄之灾,一旦归之乌有。至于衣服一好,就有不

情之人走来借穿;饮食一丰,就有托熟之人坐来讨吃。不若自

安粗粝,使人无可推求。”他拿定这个主意,所以除了置产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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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,不肯破费分文。心上如此,却又不肯安于鄙啬,偏要窃个

至美之名,说他我是唐尧天子之后,祖上原有家风,住的是茅

茨土阶,吃的是太羹玄酒,用的是上硎土簋,穿的是布衣鹿裘。

祖宗俭朴如此,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训。

众人见他悭吝太过,都在背后料他,说:“古语有云:‘鄙啬

之极,必生奢男。’少不得有个后代出来,替他变古为今,使唐

风俭不到底 !”谁想生出来的儿子,又能酷肖其父。自小夤缘

入学,是个白衣秀才,饮食也不求丰,衣服也不求侈,器玩也不

求精。独有房产一事,却与诸愿不同,不肯安于俭朴。看见所

住之屋与富贵人家的坑厕一般,自己深以为耻。要想做肯堂

肯构之事,又怕兴工动作所费不赀。闻得人说“起新不如买

旧”,就与父亲商议道:“若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,再寻一座

花园做了书室,生平之愿足矣。”

玉川思想做封君,只得要奉承儿子,不知不觉就变起常性

来。回覆他道:“不消性急。有一座连园带屋的门面,就在这

里巷之中,还不曾起造得完。少不得造完之日,就是变卖之

期。我和你略等一等就是了。”儿子道:“要卖就不起,要起就

不卖,那有起造得完就想变卖之理 ?”

玉川道:“这种诀窍,你那里得知 ? 有万金田产的人家,才

起得千金的屋宇。若还田屋相半,就叫做‘树大无根’,少不得

被风吹倒。何况这分人家没有百亩田庄,忽起千间楼屋,这叫

做无根之树,不待风吹,自然会倒的了。何须问得 !”儿子听了

这句话,说他是不朽名言。依旧学了父亲,只去求田,不来问

舍。巴不得他早完一日,等自己过去替他落成。原来财主的

算计再不会差,到后来果应其言,合着《诗经》二句云:

维鹊有巢,维鸠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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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造屋之人乃重华后裔,姓虞,名灏,字素臣,是个喜读

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。只因疏懒成性,最怕应酬,不是做官的

材料,所以绝意功名,寄情诗酒,要做个不衫不履之人。他一

生一世没有别的嗜好,只喜欢构造园亭,一年到头,没有一日

不兴工作。所造之屋,定要穷精极雅,不类寻常。他说:“人生

一世,任你良田万顷,厚禄千钟,兼金百镒,都是他人之物,与

自己无干。”只有三件器皿是实在受用的东西,不可不求精美。

那三件 ? 日间所住之屋,夜间所睡之床,死后所贮之棺。他有

这个见解列在胸中,所以好兴土木之工,终年为之而不倦。

唐玉川的儿子等了数载,只不见他完工,心上有些焦躁。

又对父亲道:“为什么等了许久,他家的房子再造不完,他家的

银子再用不尽 ? 这等看起来,是个有积蓄的人家,将来变卖之

事有些不稳了。”

玉川道:“迟一日稳一日,又且便宜一日,你再不要虑他。

房子起不完者,只因造成之后看不中意,又要拆了重起,精而

益求其精,所以耽搁了日子。只当替我改造,何等便宜 ? 银子

用不尽者,只因借贷之家与工匠之辈,见他起得高兴,情愿把

货物赊他,工食欠而不取,多做一日多趁他一日的钱财。若还

取逼得紧,他就要停工歇作,没有生意做了。所以他的银子还

用不完。这叫做‘剜肉补疮’,不是真有积蓄。到了扯拽不来

的时节,那些放帐的少不得一齐逼讨,念起紧箍咒来,不怕他

不寻头路。田产卖了不够还人,自然想到屋上。若还收拾得

早,所欠不多,还好待价而沽,就卖也不肯贱卖。正等他迟些

日子,多欠些债负下来,卖得着慌,才肯减价。这都是我们的

造化,为什么反去愁他 ?”儿子听了,愈加赞服。

果然到数载之后,虞素臣的逋欠渐渐积累起来,终日上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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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讨,有些回覆不去,所造的房产竟不能够落成就要寻人货

卖。

但凡卖楼卖屋,与卖田地不同,定要在就近之处寻觅受

主。因他或有基址相连,或有门窗相对。就是别人要买,也要

访问邻居,邻居口里若有一字不干净,那要买的人也不肯买

了。比不得田地山塘,落在空野之中,是人都可以管业。所以

卖楼卖屋,定要从近处卖起。唐玉川是个财主,没人赛得他

过,少不得房产中人先去寻他。

玉川父子心上极贪,口里只回不要。等他说得紧急,方才

走去借观。又故意憎嫌,说他“起得小巧,不像个大门大面。

回廊曲折,走路的耽搁工夫。绣户玲珑,防贼时全无把柄。明

堂大似厅屋,地气太泄,无怪乎不聚钱财。花竹多似桑麻,游

玩者来,少不得常赔酒食。这样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,若做

内宅住家小,其实用他不着”。

虞素臣一生心血费在其中,方且得意不过,竟被他嫌出屁

来,心上十分不服。只因除了此人别无售主,不好与他争论。

那些居间之人劝他不必憎嫌,总是价钱不贵,就拆了重起,那

些工食之费也还有在里边。

玉川父子二人少不得做好做歹,还一个极少的价钱,不上

五分之一。虞素臣无可奈何,只得忍痛卖了。一应厅房台榭,

亭阁池沼,都随契交卸。只有一座书楼,是他起造一生最得意

的结构,不肯写在契上,要另设墙垣,别开门户,好待他自己栖

身。玉川之子定要强他尽卖,好凑方圆。玉川当着众人努一

努嘴,道:“卖不卖由他,何须强得。但愿他留此一线,以作恢

复之基,后面发起财来,依旧还归原主,也是一桩好事。”

众人听了,都说是长者之言。那里知道并不长者,全是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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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之词,料他不能回赎,就留此一线也是枉然,少不得并做一

家,只争迟早,所以听他分付,极口依从。竟把一宅分为两院,

新主得其九,旧人得其一。

原来,这几间书楼,竟抵了半座宝塔,上下共有三层,每层

有匾式一个,都是自己命名、高人写就的。最下一层有雕栏曲

槛,竹座花蘞,是他侍人接物之处。匾额上有四个字云:“与人

为徒”。中间一层有净几明窗,牙签玉轴,是他读书临帖之所。

匾额上有四个字云:“与古为徒”,最上一层极是空旷,除名香

一炉,《黄庭》一卷之外,并无长物,是他避俗离嚣、绝人屏迹的

所在。匾额上有四个字云:“与天为徒”。既把一座楼台分了

三样用处,又合来总题一匾,名曰“三与楼”。未曾弃产之先,

这三种名目虽取得好,还是虚设之词,不曾实在受用。只有下

面一层,因他好客不过,或有远人相访,就下榻于其中,还合着

“与人为徒”四个字。至于上面两层,自来不曾走到。如今园

亭既去,舍了《与古为徒》的去处,就没有读书临帖之所,除了

“与天为徒”的所在,就没有离嚣避俗之场。终日坐在其中,正

合着命名之意,才晓得舍少务多,反不如弃名就实。俗语四

句,果然说得不差:

良田万顷,日食一升。大厦千间,夜眠七尺。

以前那些物力都是虚费了的 ! 从此以后,把求多务广的精神

合来用在一处,就使这座楼阁分外齐整起来。

虞素臣住在其中,不但不知卖园之苦,反觉得赘瘤既去,

竟松爽了许多。但不知强邻在侧,这一座后阁可住得牢 ? 说

在下回,自有着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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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回  
不窝不盗忽致奇赃

连产连人愿归旧主

玉川父子买园之后,少不得财主的心性,与别个不同,定

要更改一番。不必移梁换柱,才与前面不同。就像一幅好山

水,只消增上一草,减去一木,就不成个画意了。经他一番做

造,自然失去本来。指望点铁成金,不想变金成铁。走来的人

都说:“这所园亭大而无当,倒不若那座书楼紧凑得好。怪不

得他取少弃多,坚执不卖,原来有寸金丈铁之分。”玉川父子听

了这些说话,就不觉懊悔起来。才知道做财主的,一着也放松

不得。就央了原中过去撺掇,叫他写张卖契,并了过来。虞素

臣卖园之后,永不兴工,自然没有浪费。既不欠私债,又不少

官钱,那里还肯卖产 ? 就回覆他道:“此房再去,叫我何处栖

身 ? 即使少吃无穿,也还要死守,何况支撑得去。叫他不要思

量。”

中人过来说了。玉川的儿子未免讥诮父亲,说他终日料

人,如今料不着了。玉川道:“他强过生前,也强不过死后。如

今已是半老之人,又无子嗣。少不得一口气断,连妻妾家人都

要归与别个,何况这几间住房 ! 到那时节,连人带土一齐并他

过来,不怕走上天去 !”儿子听了,道他虽说得是,其如大限未

终,等他不得,还是早些归并的好。从此以后,时时刻刻把虞

素臣放在心头,不是咒他早死,就是望他速穷,到那没穿少吃

的时节自然不能死守。

谁想人有善愿,天不肯从。不但望他不穷,亦且咒他不

死。过到后面,倒越老越健起来。衣不愁穿,饭不少吃,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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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楼的机会。

玉川父子懊恼不过,又想个计较出来,倒去央了原中,逼

他取赎。说:“一所花园,住不得两家的宅眷。立在三与楼上,

那一间厅屋不在眼前 ? 他看见我的家小,我不见他的妇人,这

样失志的事,没人肯做。”

虞素臣听了这些话,知道退还是假,贪买是真,依旧照了

前言,斩钉截铁的回覆。玉川父子气不过,只得把官势压他,

写下一张状词,当堂告退,指望通些贿赂,买嘱了官府,替他归

并过来。谁想那位县尊也曾做过贫士,被财主欺凌过的。说:

“他是个穷人,如何取赎得起 ? 分明是吞并之法。你做财主的

便要为富不仁,我做官长的偏要为仁不富 !”当堂辱骂一顿,扯

碎状子,赶了出来。

虞素臣有个结义的朋友,是远方人氏,拥了巨万家资,最

喜轻财任侠。一日,偶来相访,见他卖去园亭,甚为叹息。又

听得被人谋占,连这一线窠巢也住不稳,将来必有尽弃之事。

就要捐出重资替虞素臣取赎。当不得他为人狷介,莫说论千

论百不肯累人,就送他一两五钱,若是出之无名,他也决然推

却。听了朋友的话,反说他空有热肠,所见不达:“世间的产

业,那有千年不卖的,保得生前,也保不得身后。你如今替我

不忿,损了重资,万一赎将过来,住不上三年五载,一旦身亡,

并无后嗣,连这一椽片瓦少不得归与他人。你就肯仗义轻财,

只怕这般盛举也行不得两次。难道如今替人赎了,等到后面

又替鬼赎不成 ?”

那位朋友见他回得决烈,也就不好相强。在他三与楼下

宿了几夜,就要告别而归。临行之际,对了虞素臣道:“我夜间

睡在楼下,看见有个白老鼠走来走去,忽然钻入地中,一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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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星出现。你这所房子千万不可卖与人,或者住到后面,倒得

些横财也未见得。”

虞素臣听了这句话,不过冷笑一声,说一句“多谢”,就与

他分手。古语道得好:“横财不发命穷人。”只有买屋的财主时

常掘着银藏,不曾见有卖产的穷人在自家土上拾着半个低钱。

虞素臣是个达人,那里肯作痴想 ? 所以听他说话,不过冷笑一

场,决不去翻砖掘土。

唐玉川父子自从受了县官的气,悔恨之后,继以羞惭,一

发住不得手,只望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的孤魂,好看自家进

屋。谁想财主料事件件料得着,只有生死二字不肯由他做主。

虞素臣不但不死,过到六十岁上,忽然老兴发作,生个儿子出

来,一时贺客纷纷,齐集在三与楼上,都说:“恢复之机,端在是

矣。”

玉川父子听了,甚是仓惶。起先惟恐不得,如今反虑失

之,那里焦躁得过 ? 不想一月之后,有几个买屋的原中,忽然

走到说:“虞素臣生子之后,倒被贺客弄穷了,吃得他盐干醋

尽。如今别无生法,只得想到住居。断根出卖的招帖都贴在

门上了,机会不可错过,快些下手 !”

玉川父子听见,惊喜欲狂,还只怕他记恨前情,宁可卖与

别人,不屑同他交易。谁想虞素臣的见识与他绝不相同,说:

“唐虞二族比不得别姓人家,他始祖帝尧曾以天下见惠,我家

始祖并无一物相酬。如今到儿孙手里,就把这些产业白送与

他,也不为过,何况得了价钱。决不以今日之小嫌,抹煞了先

世的大德。叫他不须芥蒂,任凭找些微价,归并过去就是了。”

玉川父子听见,欣幸不已,说:“我平日好说祖宗,毕竟受

了祖宗之庇。若不是遥遥华胄,怎得这奕奕高居 ? 故人乐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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贤祖宗。”也就随着原中过去,成了交易。他一向爱讨便宜,如

今叙起旧来,自然要叨惠到底。虞素臣并不较量,也学他的祖

宗,竟做推位让国之事,另寻几间茅屋搬去栖身,使他成了一

统之势。

有几个公直朋友替虞素臣不服,说:“有了楼房,那一家不

好卖得,偏要卖与贪谋之人,使他父子遂了心愿,到人面前说

嘴 ! 你未有子嗣之先,到不肯折气,如今得了子嗣,正有恢复

之基,不赎他的转来也够得紧了,为什么把留下的产业又送与

他 ?”虞素臣听见,冷笑了一声,方才回覆道:“诸公的意思极

好。只是单顾眼前,不曾虑到日后。我就他的意思,原是为着

自己。就要恢复,也须等儿子大来,挣起人家,方才取赎得转。

我是个老年之人,料想等不得儿子长大。焉知我死之后,儿子

不卖与他 ? 与其等儿子弃产,使他笑骂父亲,不如父亲卖楼,

还使人怜惜儿子。这还是桩小事。万一我死得早,儿子又不

得大,妻子要争饿气,不肯把产业与人,他见新的图不到手,旧

的又怕回赎,少不得要生毒计,斩绝我的宗祧。只怕产业赎不

来,连儿子都送了去。这才叫做折本。我如今贱卖与他,只当

施舍一半,放些欠账与人。到儿孙手里,他就不还,也有人代

出。古语云:“‘吃亏人常在’,此一定之理也。”众人听到此处,

虽然警醒,究竟说他迂阔。

不想虞素臣卖楼之后,过不上几年,果然死了。留下三尺

之童与未亡人抚育,绝无生产,只靠着几两楼价生些微利出

来,以作糊口之计,唐玉川的家资一日富似一日。他会创业,

儿子又会守成,只有进气没有出气,所置的产业竟成了千年不

拔之基。众人都说:“天道无知 ! 慷慨仗义者,子孙个个式微,

刻薄成家者,后代偏能发迹 !”谁想古人的言语再说不差:“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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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到头终有报,只争来早与来迟。”这两句说话虽在人口头,却

不曾留心玩味。若还报得迟的也与报得早的一样,岂不难为

了等待之人 ? 要晓得报应的迟早,就与放债取利一般,早取一

日,少取一日的子钱,多放一年,多生一年的利息。你望报之

心愈急,他偏不与你销缴,竟像没有报应的一般。等你望得心

灰意懒,丢在肚皮外面,他倒忽然报应起来。犹如多年的冷

债,主人都忘记了,平空白地送上门来,又有非常的利息,岂不

比那现讨现得的更加爽快 !

虞素臣的儿子长到十七八岁,忽然得了科名,叫做虞嗣

臣,字继武。做了一任县官,考选进京,升授掌科之职,为人敢

言善诤,神宗皇帝极眷注他。

一日,因母亲年老,告准了终养,驰驿还家。竟在数里之

外看见一个妇人,年纪不过二十多岁,手持文券,跪在道旁,口

中叫喊:“只求虞老爷收用。”继武唤他上船,取文契一看,原来

是他丈夫的名字,要连人带产投靠进来为仆的。继武问他道:

“看你这个模样,有些大家举止,为什么要想投靠 ? 丈夫又不

见面,叫你这妇人出头,赶到路上来叫喊 ?”那妇人道:“小妇人

原是旧家。只因祖公在日,好置田产,凡有地亩相连,屋宇相

接的,定要谋来凑锦。那些失业之人,不是出于情愿,个个都

怀恨在心。起先祖公未死,一来有些小小时运,不该破财,二

来公公是个生员,就有些官司口舌,只要费些银子,也还抵当

得住。不想时运该倒,未及半载,祖公相继而亡。丈夫年小,

又是个平民,那些欺孤虐寡的人,就一齐发作,都往府县告起

状来。一年之内,打了几十场官司,家产费去一大半。如今还

有一桩奇祸,未曾销缴。丈夫现在狱中,不是银钱救得出,分

上讲得来的。须是一位显宦替他出头分理,当做己事去做,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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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救得出来。如今本处的显宦只有老爷,况且这桩事情又与

老爷有些干涉。虽是丈夫的事,却与老爷的事一般。所以备

下文书,叫小妇人前来投靠。凡是家中的产业,连人带土,都

送与老爷。只求老爷不弃轻微,早些收纳 !”

继武听了此言,不胜错愕。问他:“未曾一缴的是桩什么

事 ? 为何干涉于我 ? 莫非我不在家,奴仆借端生事,与你丈夫

两个一齐惹出祸来,故此引你投靠,要我把外面的人都认做管

家,覆庇你们做那行势作恶的事么 ?”

那妇人道:“并无此事。只因家中有一座高阁,名为三与

楼,原是老爷府上卖出来的。管业多年,并无异说。谁想到了

近日,不知甚么仇人递了一张匿名状子,说丈夫是强盗窝家,

祖孙三代俱做不良之事,现有二十锭元宝藏在三与楼下,起出

真赃,便知分晓。县官见了此状,就密差几个应捕前来起赃。

谁想在地板之下,果然起出二十锭元宝。就把丈夫带入县堂,

指为窝盗,严刑夹打,要他指出同伙之人,与何处劫来的赃物。

丈夫极力分拆,再辨不清。这宗银子不但不是己物,又不知从

何处飞来。只因来历不明,以致官司难结。还喜得没有失主,

问官作了疑狱,不曾定下罪名。丈夫终日思想:这些产业原是

府上出来的,或者是老爷的祖宗预先埋在地下,先太老爷不

知,不曾取得,所以倒把有利之事贻害于人。如今不论是不

是,只求老爷认了过来,这宗银子就有着落。银子一有着落,

小妇人的丈夫就从死中得活了。性命既是老爷救,家产该是

老爷得。何况这座园亭,这座楼屋,原是先太老爷千辛万苦创

造出来的。物各有主,自然该归与府上,并没有半点嫌疑。求

老爷不要推却。”

继武听了这些话,甚是狐疑。就回覆他道:“我家有禁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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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先,不受平民的投献。这‘靠身’二字,不必提起。就是那座

园亭,那些楼屋,俱是我家旧物,也是明中正契出卖与人,不是

你家占去的。就使我要,也要把原价还你,方才管得过来,没

有白白退还之理。至于那些元宝,一发与我无干,不好冒认。

你如今且去,待我会过县官,再叫他仔细推详,定要审个明白。

若无实据,少不得救你丈夫出来,决不冤死他就是。”妇人得了

此言,欢喜不尽,千称万谢而去。

但不知这场祸患从何处而起 ? 后来脱与不脱 ? 只剩一

回,略观便晓。

第三回  
老侠士设计处贪人

贤令君留心折疑狱

虞继武听了妇人的话,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当做问官,再三

替他推测,道:“莫说这些财物不是祖上所遗,就是祖上所遗,

为什么子孙不识,宗族不争 ? 倒是旁人知道,走去递起状来 ?

状上不写名字,分明是仇害无疑了。只是那递状之人就使与

他有隙,那一桩歹事不好加他,定要指为窝盗 ? 起赃的时节又

能果应其言,却好不多不少,合着状上的数目。难道那递状之

人为报私仇,倒肯破费千金,预先埋在地下,去做这桩呆事不

成 ?”想了数日,并无决断。就把这桩疑事刻刻放在心头,睡里

梦里,定要噫呀几声,哝聒几句。太夫人听见,问他为着何事。

继武就把妇人的话细细述了一番。

太夫人初听之际,也甚是孤疑。及至想了一会,就忽然大

悟道:“是了,是了,这注银子果然是我家的。他疑得不错。你

父亲在日,曾有一个朋友,是远方之人,他在三与楼下宿过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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